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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空战
展望未来

杜黑之光

GRE的走廊上铺着地毯，走在上
面悄无声息，反而更显阴森。走廊的尽
头豁然开朗，是宽阔的办公大厅，光线
略微亮了些，从百叶窗帘的缝隙中透出
细微的光。这里像一个巨大的洞穴，电
脑上的发光二极管，仿佛趴在石壁上的
萤火虫。洞穴的中央是一片密集的桌
椅，由隔板分成许多方块。燕子小心翼
翼地绕过这些桌椅，来到洞穴的底部，
隐约看见两扇门。

左边的一扇通往电话室。那个房
间的总面积不亚于会议室，格局则好
像以前的电报局，整个房间被分割成
许多小隔间，间间隔音，配备有IP电话
和耳机。号码是屏蔽的，专门用来打
匿名电话。

右边的一扇门里，就是Steve的办
公室。

Steve门外有三张桌子，是三位御
用调查师的，燕子的座位就在其中。三
张桌子和那些密集的桌椅隔着一块空
地。在一片黑暗中，仿佛宝岛和大陆，
遥遥相望。

燕子扭亮了灯，身后却突然呼啦一
声。燕子吓了一跳，连忙转身，滚烫的
拿铁溢到手上，燕子忍住没吭声。有个
人正懒洋洋地坐起来，桌子上的纸笔
纷纷落地，她二十六七岁，胖胖的圆
脸，头顶上方是喷泉似的长发，一根根
地立着。

她打了个哈欠，揉揉眼：“几点了？
天亮了吗？”

“Tina？你昨晚没回家？”
Tina是燕子的同事，大老板Steve

的御用中级调查师，与燕子和老方构成
GRE的“边缘人团队”。Tina工作努
力，但不出色。加班并非提升的唯一条
件，但Tina酷爱侦探小说，铁了心留在
GRE。连干了五年初级调查师，五位总
监的团队依次转了一圈，最终沦为

Steve的御用初级调查师，直到燕子也
成为御用初级调查师，Tina终于升到了
中级。Tina视燕子为幸运星，对燕子格
外关照，两人成了要好的同事。

“唉！是啊，加班呢！”Tina竭尽全
力地伸懒腰，仿佛要把座椅改造成折叠
床：“Steve给了一个活儿，让作机场排
查，查得我快要吐血了！一共50多位
呢！幸亏查的是去斐济的，要是查去香
港或者美国的，我还不得累死！”

燕子猜测，Steve让Tina找的人，
应该是那位打算和财务处处长见面的
老板。Tina要是听说她的斐济之行，恐
怕要高声尖叫了。Tina做梦都企盼着
能作实地调查，哪怕不出北京的活儿，
也会叫她垂涎。其实燕子知道自己还
是新手，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

“机场排查是什么？”
“就是查从机场离境的人都有谁，

有没有目标人呗！”
“机场能把名单给别人吗？”
“别人不能，咱能啊。”Tina得意地

晃晃脑袋，“咱有渠道啊！”所谓“渠道”，
就是一些神通广大的小公司，出售工商
局的档案、税务局的报表，还有公安局
的户籍资料。这些小公司的老板，有的
以前是警察、律师或者法官，也有工商
或税务的工作人员。

“有渠道，还需要加班？”
“嘿！光拿名单就完事儿了？你知

道名单上那些人都是谁？就给你名字
和身份证号，你知道他在哪儿上班，家
里几口人？你以为很容易？再说又不
是一个两个。”Tina翻着白眼，好像在偷
看房梁上是不是藏着金子。

有了名字加身份证就能查到户籍，
有了户籍自然能知道家里几口人；户籍
记录上都有照片，长什么样子一看就知
道。而且大部分户籍上都有工作单位，
只不过未必准确和实时，这些燕子都清
楚。不过要想了解这些人确切的从业
历史和工作状况，仅靠户籍是不够的，
还要进行更烦琐的调查和核实。那样
就算有三个Tina，两天也做不完。

“查出来了没有？”
“这我哪儿知道啊！”Tina吐吐舌

头，“老板才不会说要找的是谁呢！
就让我把50多人每人的情况都写好
发给他，要不然也不用这么费劲——
哎，对了，不说倒差点儿忘了，报告还
没发给他呢！得赶快发，不然夜都白
熬了！”Tina 向着电脑键盘扑过去，
两个黑色文件夹应声落地。她办公
桌上是一片无规则的纸山，电脑键盘
挣扎着从山下露出一小块，又被一双
胖手按了回去。

Tina狠敲了几下电脑，突然又抬头
对燕子说：“对了，老规矩哈！”

（摘自《黄雀·秘密调查师》永城 著
现代出版社 出版）

看看那些在萨达姆防线上被燃烧
弹烧成焦炭的士兵，就可以明白它最后
的作用和下场了。

就规模而言，这条防线无法和他们
的前辈相比，但是，胜利者的意义超过
了以往。德军绕过马其诺防线，苏军突
破东宁要塞，其意义都不过是战役性
的，但美军越过萨达姆防线则标志着传
统防御模式将从战争中消失。这个趋
势是任何力量都不能改变的。

20世纪80年代以后，空中战场的

决定性作用开始显示出来：先是美国空
袭利比亚，“外科手术”作战样式诞生，
接着是海湾战争，然后是科索沃战争、
阿富汗战争，一次比一次有力地证明着
一个早就显露了迹象的真理。

从空中对地面的突破也从战场扩
大到战争的范畴。

在今天，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
毫不顾虑来自空中的威胁，而侈谈国家
安全；也没有任何一支军队，可以完全
不考虑空中力量的因素，而妄想得到战
争的胜利。

陆地是有限的，海洋是有限的，只
有天空是无限的。空中力量时代不是
人类战争史上的最后形态，但是截止
到目前的最高形态。它是人类试图突
破有限向无限进发的第一步。因此海
洋决战已退居次要，地面决战也将退
居次要，只有天空决战这一页历史正
在揭开。

20世纪是战争不断的世纪。在短
短的百年中，人类不仅经历了历史上迄
今仅有的两次世界大战，还经历了从冷
兵器到信息战等历史上所有的战争形
态。和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式的战争阶
段相对应，20世纪的战争理论也像路灯
一样照耀着战争的进程。

随着21世纪的到来，那些路灯一
样的战争理论留在了历史中，只有一个
预言一直照耀着战争继续前行。和战
争身后的那些只照亮战争某一阶段的

“路灯”不一样，它在战争的上空放射着
光芒。这个预言式的理论就是杜黑的
《制空权》。

杜黑1869年出生于意大利，是意
大利都灵炮兵学院公认的新技术痴迷
者。当他以一名炮兵军官的身份毕业
时，莱特兄弟飞行试验成功的消息传到
意大利。

在军事航空还处在气球与飞艇的
时代时，杜黑敏锐地察觉到飞机将成为
这一领域真正的主人。1909年，杜黑
在没有任何战争实例佐证的情况下，不
容置疑地推论，飞机用于战争必将彻底
改变战争的面貌，战场上将出现新的
军种——空军，新的作战领域——空中
战场，新的作战模式——空中战争，新
的军事学术——空中战争理论。

这时候杜黑才是个 20岁的陆军
中尉。

这一石破天惊的预言，遭到满脑子
大陆军主义和海军制胜论的高级将领
们愤怒的驳斥。杜黑不顾官卑职微，在
公开场合指责陆军部的高官没有战略
眼光，不能为未来战争的需要发展航空
兵。陆军部认为杜黑的言论违背了军
队的既定政策，损害了陆军的权威。于
是，杜黑被解职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意军总
参谋部又想起与众不同的杜黑，但他看
似离经叛道的主张和毫不顾忌的处世
方式，又一次为他带来麻烦。杜黑对满

脑子拿破仑作战思想的总参谋长卡多
纳将军毫不留情，猛烈抨击总参谋部战
略指导错误。卡多纳雷霆震怒，把这个
不知天高地厚的中校顺手丢进了监狱，
并勒令其退役。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证实了杜
黑的预见。就在这次大战中，作战飞机
出现了，较大规模的航空兵行动出现
了。战场变得立体起来，传统的战争面
貌发生了变化。

1920 年 11 月，意大利最高军事
当局经过认真审议，正式承认杜黑的
理论，晋升其为少将。同时责成陆军
部出版杜黑的理论著作，《制空权》问
世了。

对于当时大多数军事家和政治家
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最重要的经验教
训是，无论陆地或海洋，空中力量占优
势的一方才有行动的主动权，否则便会
处于被动。然而，双眼紧盯着未来，而
不是沉浸于历史的杜黑的《制空权》，一
下便将空中力量的本质和在未来的运
用推到无人企及的高度。

1909年杜黑就设想过仅靠空军从
空中完全地结束战争，1999年，这一设
想在科索沃得以完美实现。现在看来，
杜黑以他超前的战略思维，十分肯定地
为空中力量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进行
了基本的战略定位。

（摘自《赢在制空权》 刘亚洲 著
航空工业出版社 出版）


